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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共同的遠見、過去失敗的嘗試、未來的工作

及幫助所有學生發展才能的期望四方面，討論香港

近期的教育改革運動。文中指出，改革措施必須以

學習者為本，注重公平、卓越、多元才能和學習的

社會。改革措施應該採取逐漸演化的模式，才能取

得學生、教師、家長及其他有關人士的衷誠合作。

另外，要尊重多元性和選擇，確保學生能夠公平地

追求卓越，並且要為所有學生設計才能發展課程，

以及進行具指引教學實踐的教育研究。若能採取以

上的措施，改革才會成功。 
 
 
不少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曾經指出，香港教育 

制度中存在各種問題，他們亦曾就不同根源的教育

問題，作出不少改革的回應。然而，這些曾帶來希

望的片面改革，往往未能取得有效和長久的成果

（Chan, 1998b）。若不談及教育原則和教育使命，現

時很多教師沿用著傳統的教材和教學方法，還算稱

職。但踏入新時代，知識的結構轉變了、學生的特

質轉變了、社會亦轉變了，因此，我們也要改變教

學模式，化被動為主動，重新檢視教育目標和建構

教育制度，以配合二十一世紀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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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在英國一所教堂的牆壁上寫著的字

句，含義發人深省。 

缺乏工作的遠見只是虛幻的夢想， 
缺乏遠見的工作只是沉悶的苦工， 
遠見加上工作才是世界的希望。 

目前香港的教育改革，應關注香港未來教育的遠見

和工作。政策制訂者、教育工作者、教師和家長需

要同心協力，為孩子的教育尋求共同遠見，並落實

工作，確立具體的步驟，以期遠見得以實現。 

教育孩子：我們是否有共同的遠見？ 

目前香港教育所面對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艱

巨。隨著知識和科技的發展，現今的孩子需要面對

更多個人成長、職業和社會各方面的挑戰，因此，

我們對教育亦抱有更高的期望。由於社會需要更多

有創意思維和解難能力的人才，我們便需要更高質

素的教育。事實上，學校教育與社會上每個人都是

息息相關的，家長期望子女透過教育邁向愉快和成

功的人生；僱主和高等教育機構期望學校提供在工

作和學術研究上能幹、富創意和具高效率的人才；

政界領袖期望學校培養出能為社會繁榮作出貢獻、

有豐盛的生命和尊重民主社會價值和建制的良好公

民。因此，教育制度的失敗，不單是個人的問題，

亦會對社會造成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在教育的過程中，知識和能力固然十分重 

要，但卻不能忽略培育學生有健康的體魄和良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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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行為，讓他們發揮潛能、增強想像力、培養批

判思考能力和道德操守。自古至今，我們十分重視

教育對學生全人發展的重要性。中國傳統強調兼顧

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發展，正與教統會

（Education Commission [EC], 2000）在《教育制度檢

討：改革方案》諮詢文件中所提出的教育目標相 
符。教統會（EC, 2000）指出，全人教育所培育的學

生，應具備終身學習的能力（這點正與中國諺語  
「活到老，學到老」相符）、批判和創新的思考能

力、能適應轉變和面對壓力、有合群的精神、關注

社會和世界的需要，而教育首要達致的目標是培養

學生「樂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 
新」（頁 5）。在教統會提出的建議當中，終身學習

這一點正好配合了當前香港政府（及二十一世紀任

何一個政府）發展的重點─提高社會經濟發展的

潛力、令政策的安排更公平、公正和具包容性、提

供更多機會讓巿民進修和作個人發展（Aspin & 
Chapman, 2000）。 

教統會所提出的崇高目標，相信沒有人會反

對。然而，如何落實這些目標，如何在實行上先後

有序，和如何評估這些目標的成效等，社會人士肯

定會有很多不同的意見。換句話說，當前最重要的

問題是如何確保這個夢想不只停留在夢想的階段，

而是可轉化為實際的教育遠見。 

雖然如此，我們不得不承認很多時候，政 
治、個人或財政的因素會取代了崇高的教學理想。

在改革的過程中，難免會有一些因既得利益或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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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誤解而出現爭拗、讓步和妥協，以致妨礙了工

作進度，令教育的夢想未能轉化為遠見。 

過去「失敗」的嘗試： 
能否吸取教訓，不再重蹈覆轍？ 

自從八十年代開始，教統會提出了一系列報 
告和無數的教育改革措施（EC,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5, 1997），有關教育改革的討論從未

停止。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配合當時的教育需要。

早期的改革，著重增加學生接受教育的機會；而近

期的改革，則較著重教育的質素，務求切合學生不

同的能力和需要，培養學生獨立思考和創意思維的

能力，並提高學生的學業表現，特別是語文方面的

能力。然而，推行這些改革時，遇到不少困難和學

校教師的反對（例如 Morris et al., 1996; Pang, 
1998）。我們需要吸取過去失敗經驗的教訓（例如

Lo et al., 1997），明白做正確的事固然重要，但如

何正確地去做事同樣重要。針對前者，我們需要反

思教育的目標；對於後者，我們需要反省推行教育

改革的政策。 
 
其中一個教育改革的例子，是 1990 年提出的

目 標 及 目 標 為 本 評 估 （ EC, 1990; Education 
Department, 1994; Morris et al., 1996）。這個有關課

程的改革，提出了以目標為本及更具彈性的課程，

並強調多以「標準參照」評估而非「常模參照」評

估，去量度學生的學習成效。儘管這個改革措施目

的是要配合學生多元化的能力和需要，然而，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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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教師缺乏準備和不適當地運用教材，加上政府

未能提供適切的支援，因而改革未能取得成效。 

另一個例子是有關學校管理模式的改變。 
1991 年，教育署提出校本管理計劃（見 EC,  
1997）。然而，由於政府下放的權力有限，很多學

校都不願意參加該計劃（Ho, 1997; Pang, 1998）。對

學校而言，要得到真正的獨立管理權，似乎只能轉

為直資或私校模式。再者，近年愈來愈強調學校需

要「增值」，要改善學生的考試成績和學校的等 
級，這些壓力將會導致學校更傾向以「補償的學習

模式」教學，著重操練學生應付考試的能力，進一

步降低他們的學術水平。 

目前，教師的專業角色同樣面對很大衝擊。 
針對愈來愈嚴重的校內學生問題和學生學術水平下

降，很多人對教師有不少的批評（見 Lee, 1991）。

教統會（EC, 1990）提出的校本輔導模式，是要照顧

學生全人發展的需要，因此教師的角色和責任也要

重新定位。另一方面，語文基準考試的實施，和教

師註冊的新要求（EC, 1995），進一步令教師的能力

受到質疑。 

假如，我們進一步檢視這些或放棄了、或只 
完成了一半、或失敗了的改革嘗試，並不難發現它

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無論過往或近期的改革，

無一不是依循學校架構慣常的從上而下的模式。如

今決策者應該明白，面對龐大和複雜的教育制度，

在不同的時間針對單一的問題所作出的補救，不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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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濟於事，也會遭受其他有關人士的強烈反對，而

未能達致長遠和真實的改變（Kaufman, 1993）。缺

乏遠見的工作，無可避免會被學校教師、行政人員

和其他教育工作者視為苦差。 

未來的工作：如何詮釋教育改革的原則？ 

儘管教育改革有嚴肅的討論和無數崇高的教

育目標，我們仍然需要建立共同的遠見，為未來的

工作訂立方向，並制訂有效的改革程序和為人接納

的措施，避免重蹈以往失敗的覆轍。對此，教統會

（EC, 2000）提出了五項改革的原則：學生為本、永

不放棄、講求質素、全方位學習和全社會動員。同

時，又列出了數個主要改革的重點，包括改革課

程、改良評核機制、去除制度上的學習障礙、改革

大學收生制度、增加完成中學課程後的學習機會，

以及訂定資源政策。 
 
在訂定改革工作時，我們不能忽略基於政 

治、個人或財政因素，不同群體之間可能會出現矛

盾和權力鬥爭，以致對原來構思良好的改革政策造

成負面的影響。雖然教統會（EC, 2000）所提出的改

革原則在本質上符合人本主義、人道主義和公平的

原則，但是在解釋這些原則時，熱心改革的各界人

士卻往往滲雜了消費主義和問責等概念，以及基於

這些概念而衍生經濟、企業、表現為本或結果為本

的關注。因此，為了避免不同的詮釋而導致相反的

意見，甚至出現違背原有改革原則的政策，我們必

須充分了解這些改革的原則和背後的理據。下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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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就各項改革的原則如何實施在不同的範疇中逐一

簡略討論。 

學生為本及學習 

「學生為本」的原則說明教學不單是傳授學科

的內容或知識，而是教導活生生的學習者。假如我

們了解學生在未來社會所需要的知識和所要具備的

能力，並以此為藍圖去計劃教學，便可以讓學生經

歷更完整和更有意義的學習經驗。學生不單需要學

習傳統的學科知識，又需要學習如何應用知識，並

如何將這些知識應用到實際生活上，在行事為人上

符合倫理道德規範，為祉群和自己的未來負責。真

正以學生為本的教育取向，是強調學習者為中心的

教學模式，讓學習者可以控制、主導和調節學習，

以獨特的風格和才能去學習，成為有自主能力的學

習者。然而，學習者只是整個學習過程中，其中一

個優先考慮的因素，任何的改革措施都必須關注如

何改善學習這個關鍵問題。 

當學習者、教師和教材（課程）產生互動時，

學習亦隨之而發生（Renzulli, 1992）。當考慮有關學

習的問題時，我們必須關注學習者的能力、學習者

在特定範疇內的成就水平、對課題的興趣、學習風

格及能夠提升已有和新興趣的程度。要配合學習者

的需要，我們必須考慮教師在學科上的知識、教學

技巧和對教學的熱誠。在課程方面，必須以課程結

構、內容和教法配合學習者的需要。在以上三項因

素的互動過程中，教師可以配合學生的興趣和喜歡

的學習模式，將自己的個人經驗與傳統的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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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與學生創造更高效能的學習環境。在豐富的

教與學情境之下，學生能夠參與決定學習的內容及

學習有興趣的題目，部分指定的課程可以由學生自

由選擇或以現實世界相關的問題取代，容許學生以

個人或小組的形式親身探究各種問題。這樣，學生

的學習動機和樂趣自然會相應地增加（Renzulli, 
1994）。因此，基於以學生為本的原則，改革必須

直接從課程方面著手，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和學習

行為，強調教師和學生的教與學的互動。 

公平及有教無類 

「永不放棄」的原則提醒我們沒有學生是真心

選擇失敗的。每個學生都有學習動機，只是沒有動

機去學習學校指定的課程而已。很多時我們並沒有

運用適當的誘因去協助現時教育系統下的失敗者。

因此，在設計和發展未來的教育改革政策時，必須

考慮學習動機的因素和運用適合學生需要的誘因。

一些有正常學習能力的學生，卻成績低落，若能研

究出問題的成因，便可以協助他們避免學習失敗，

也可以為所有學生提供更公平的學習機會，向有教

無類的理想邁進。 

在現實中，很多香港學生在入學時，已面對 
著各種學習和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往往因著學

校教育的失效而更趨惡化。這些問題包括貧窮、發

展遲緩、體能和智能欠佳、生理和心理的創傷、家

庭關係冷漠、家庭暴力、濫用酒精或藥物、家人或

父母的壓力和缺乏支援等。要幫助這些面對危機的

學生，必須在重整現有的教育架構時，考慮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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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種種問題，並提供保護，減少這些問題對學

生造成的傷害。學校需要更具彈性去照顧學生多元

化的需要。無論在主流或非主流的教育架構中，都

應該為一些低成就或成就不足的學生提供足夠的教

育機會。對於一些中途輟學者，亦需要提供持續學

習的機會或讓他們重新進入主流教育架構的途徑。 

從另一個角度看，我們需要反省我們是否只 
是從學術、認知或語言邏輯的範疇去衡量學生的表

現，以致令很多在其他範疇內擁有天份的學生，被

剝奪了發揮潛能的機會，甚至被視為在教育體系內

的失敗者。因此，在永不放棄的公平原則之下，必

須直接從改革評估機制方面著手，以及設計合適的

課程去解決學生成就不足的問趄（例如 Chan, 
1999b）。 

卓越與因材施教 

「講求質素」的原則確保所有學生達致基本認

可的知識和能力水平（正如教統會形容輔導教學的

工作為「保底」，而非「補底」），以及鼓勵學生

在能力範圍內追求卓越（即所謂的「拔尖」）。儘

管每個學生的學習經歷未必完全相同，但他們都有

權利得到相等的機會接受高質素的學習經歷。 

現代社會多用管理的角度去理解「質素」一 
詞，用經濟學的詞彙表達出來便是效能、效率、生

產力或表現。要保證質素，往往強調問賁，透過引

入一些表現指標去確保一定的質素。然而，從教育

的角度看，這些表現指標只能反映優質教育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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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如何能夠達致高質素的學習，才是教育改革的

最重要問題。 
 
只有當學生能夠透過與學習環境的互動而發

展出個人和社會的能力，並能全面擴闊學習視野以

至發展終身學習的態度，才算是高質素的教與學。

由於知識並不是固定的實體，而是在不斷發展，因

此高質素的學習要能裝備學生在終身的專業發展上

面對不斷的轉變。在這種學習觀之下，學生抱持自

動自主的學習態度，願意終身學習，承擔學習的責

任，主動發展、嘗試和冒險，並且尋求合適的知識

去解決學習過程中的問題。因此，在講求質素的原

則之下，教學必須配合學生的長處、興趣、才能和

學習風格，才可以幫助學生發展潛能（Chan, in 
press-b）。 

多元能力 

我們不應該將「全方位學習」的原則理解為取

代傳統對學業成就的重視。相反，全方位學習的重

點是在於幫助年青人更廣泛地發展多方面的潛能，

而這些潛能並不局限於傳統的學術領域。有關多元

能力的概念，可以追溯至中國遠古的歷史（Chan, 
1998a）。近年西方社會出現了不少方法去界定多元

能力，例如 Guilford（ 1983）在智力結構模式

（Structure of Intellect Model）中，提出一百八十種不

同的能力。Sternberg（1997）在三元模式（Triarchic 
Model）中提出分析性、綜合性和實用性三種不同的

資優能力。在各種不同的界定方法之中，較接近中

國傳統德、智、體、群、美五個能力範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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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r（1983）提出的多元智能，包括語言、數學

邏緝、體能運動、空間、音樂、內省和人際關係七

個層面。近年七種智能範疇已擴展至包括自然和靈

性方面。 
 
透過將才能的定義擴闊至學校所重視的學術

範疇以外，不同能力和成就水平的學生便可以在課

室內外獲確認和發展獨特的能力和才幹的機會。然

而，我們必須明白，辨識學生的才能是長期的過

程，在過程之中，必須為學生提供合適的測量工具

和富挑戰性的學習活動。而教師和有關人士亦需要

給予學生適切的回應，協助學生認識和了解自己的

才能，並願意將來努力發展這些才能。因此，在全

方位學習的原則之下，學生應該在正規的課室以

外，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全面的發 
展。 

學習的社會 

「全社會動員」的原則明確指出社會人士有責

任為孩子的教育作出貢獻。從學習者的利益而言，

最好當然是能夠負起自己學習的責任。然而，從現

實的角度看，學習者在決定何時、何地、如何學習

和學習甚麼時，無可避免會受到其他有關人士不同

的利益和需要所影響。故此，除非學習者、學校工

作者、家長和其他有關人士有共同的遠見，願意鼓

勵終身學習，和確認自己在教育轉變中的角色，否

則就不會同心協力推行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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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對政府、決策者和教育學者而言，終身 

學習都是一項重要的挑戰。要成為一個學習的社會

（learning society），終身學習是一個不可或缺的基

礎，亦應該是所有教育改革的總體目的。在哲學的

層面，不同學者對學習的社會有不同的詮釋（Wain, 
2000）。一般而言，學習的社會可以提高社會的包

容性，促進民主的理解和活動，鼓勵經濟的發展和

增進個人的發展和滿足感，並讓所有人了解到終身

學習的目的（Aspin & Chapman, 2000）。 

要建立一個學習的社會，需要在課程之內加 
入對各種事情更廣泛的高層次學習經驗和更高層次

的思維技巧。例如一些倫理、道德的原則和哲學的

分析，可以裝備學生有效地了解及處理複雜的人事

問題；科學、醫學、科技及工程方面的知識，可以

裝備學生有能力處理飢餓、疾病和環境破壞等問

題；體能鍛練和增強個人滿足感，可以讓學生在生

理和心理上都活得健康；培養領導能力、社會及行

為科學和組織行為，可以裝備學生為人類追求公平

和公義；藝術、文化和康樂的知識，可以令學生更

有創意的表達意見，使生命增添樂趣和意義。學習

可以在正規的課室內進行，同樣可以透過其他訓練

課程或良師制度的模式進行（例如 Chan, 1999a）。 

我們的期望：如何增加改革的成功機會？ 

成功的改革可以有助推動邁向學習的社會。 
要使教育改革成功，必須重新檢視教育和學校體制

的目標、資源和服務，重新調較方向以確保學生有

足夠的機會發展更廣闊和更豐富的學習經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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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發揮潛能，以至終身學習。假如我們肯定所

做的事情是正確的，便必須確保會正確地去做這些

事情。下面提出的策略有助提高教育改革成功的機

會。這些策略包括：（1）同心協力作出系統性的轉

變；（2）尊重多元化和選擇；（3）容許公平地追求卓

越；（4）設計才能發展的課程；（5）鼓勵進行具有指

引教學實踐的教育研究。 

同心協力作出系統性的轉變 

過去失敗的嘗試讓人明白，在不同時間修補 
教育制度中單項缺漏是不切實際的，我們需要重新

定位，尋求整個教育體系的轉變（Smith & O’Day, 
1990）。當某個系統的其中一部分發生轉變時，系

統的其他部分無可避免地需要作出相應的改變或調

節。教育改革措施必須全面和兼顧各方面的適應，

因此決策者必須擺脫過往認為自己認識最多，和已

掌握所有正確答案的想法，要了解改變並非依循直

線發展，而是一個逐漸演進的過程。有見及此，決

策者在計劃時必須結合從上而下和從下而上的取

向，以溫和及漸進的模式推行改革，讓學校教師及

其他工作者可以逐漸適應和發展，減少改革對他們

帶來的恐懼感。另一方面，學校教師及其他工作者

亦應該消除過往認為自己只是接受指引的旁觀者心

態，在改革的過程中，要主動地發揮影響力。在改

革的每一個階段之中，決策者和學校教師必須同心

協力，不斷評估和衡量所付出的能力和動力，以達

致更理想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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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多元化和選擇 

在抱有共同的遠見和同心協力的精神之下， 
不同群體對政策及政策的施行有不同的意見是正常

的事情。由於每個人應為自己的學習負上責任，因

此最符合學習者利益的做法，是讓學習者有多元化

的學習和選擇。當引入新程序，摒棄舊程序的時

候，基於慣性或不同群體的利益衝突，很多時會出

現對新程序的抗衡。然而，假如有適當和合理的選

擇存在，這些抗衡應該會大大減少。新程序必須提

供更多選擇，而不是減少選擇。創新的選擇可以包

括不同的目標，由不同的表現指標和途徑去達致這

些目標，和以不同的時間進程和步伐去切合學校和

個人的需要。 

容許公平地追求卓越 

在強調多元化和選擇的同時，亦需要關注公 
平的問題。所謂公平，是指每個學生有相等的機會

和途徑去學習。然而，所謂相等的機會和途徑並不

等於同樣的學習機會和途徑。公平的意義不在於為

所有學生提供一樣的教育，相反，應該是為每一個

學生提供切合其本身獨特需要的學習經驗，無論學

生擁有怎樣的能力和興趣，都應該有相等的機會將

自己特殊的才能充分發揮出來。為一個有音樂天分

的學生和一個有科學天分的學生提供同樣的學習經

驗，並不是公平的，真正公平的做法，是讓兩人有

同等的機會按著個人的目標追求卓越。因此，近期

有關「保底」和「拔尖」的討論，就是希望在確保

每個學生都能達致一定的知識水平的同時，容許學

生按著自己的能力、興趣和天分積極發展潛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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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就是如何在公平和卓越之間尋求平衡的問題。同

樣地，其他有關精英主義、隔離問題、學生等級、

能力分組和授課語言等問題的討論，亦應該從這個

角度及尊重多元化和選擇的觀點去理解和處理。 

設計才能發展課程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教育改革的措施與資優 
教育的原則和方法十分相似。教育改革的一些重要

構思，例如引入高層次的思維技巧或有關思考的課

程、創意或創造力、獨立專題、表現紀錄冊評估、

彈性分組教學、課程整合及針對學生的長處和興趣

教學等，都是多年來有關教導高能力學生的建議 
（例如 Reis, 1995）。因此，才能發展可以成為教育

改革的一個模式（Chan, in press-a）。 

才能發展的重點在於幫助每個學生達致最理

想的發展。在才能發展的理念之下，每個學生都應

該得到足夠的機會、資源和鼓勵發展至最高水平。

才能發展的目標，是在了解高能力學生的特殊需

要，按著適合他們的能力程度和步伐，讓他們經歷

到適切的學習經驗的同時，也尋求方法盡可能幫助

更多學生發展其特殊的才能和天分。因此，一些適

合高能力學生的學習內容，例如高層次的思維技

巧、與真實生活經驗相關的學習，對所有的學生是

同樣有益處的。 

有效的才能發展課程設計或模式，可以作為高

效能教學的基礎（例如 Feldhusen, 1995; Renzulli, 
1994; Treffinger, 1997）。例如，怎樣將有關批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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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和創意思維的教學融入課堂教學的方法或主要的

學習範圍之內，應該是在設計課程時的首要考慮，

同時亦是在香港建立有關思考課程的第一步。 

鼓勵進行具指引教學實踐的研究 

教育改革所帶來的改變應該依循逐漸演化而

非直線急進的模式，由於沒有預知的答案，因此改

革是一項不可預測的複雜工作。對於我們對教育擁

有共同遠見的一群，Stacy（1990）很適切地形容我

們面對的工作： 
 
假如你希望在新的土地上漫遊，一切的路徑 

和目的地都必須在旅程當中發掘……成功的 

關 鍵 是 在於如 何 用 創意的 方 法 畫出新 的 地 

圖。（頁 3） 

 
無論如何，我們在進行這次「發現之旅」，需

要一邊走，一邊明智地選擇不同的路徑或改革的措

施，以及運用創意去繪畫新的地圖。正因這次「發

現之旅」是冒險的，我們更急切需要建立有關的知

識基礎，才知道應該怎樣繼續做。我們可以進行課

程檢討的研究、行動研究、長期追蹤研究及計劃設

計研究。有關的研究結果將可以為未來的教育政策

提供指引，透過配合研究和實踐、遠見及工作，為

將來的教育帶來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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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Task, and Hope: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David W. Chan 
 
 

(Abstract)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 is 
discussed in light of our shared vision, our past failed 
attempts, the tasks ahead, and our hope in talent 
development for all learner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ssues 
of the centrality of the learner, equity, excellence, 
multiple talents, and the learning society bear directly  
on our reform measure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hat 
maximizes success is suggested, ensuring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learners, practitioners in schools, 
par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respect for diversity 
and choice, the equitable pursuit of excellence, the 
programming for talent development for all students, and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at inform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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